
在這個科學進步日新月異的科學時代，宗教反而比過去更壯大了。  

為什麼在科學的時代仍然需要宗教﹖  

為什麼現代醫學的力量仍無法減少精神上的需求﹖  

佛教如何讓醫師更好和使病患快樂些？  

其實，當我們知道我們既處於娑婆世界，又處於涅槃界的時候，  

就會承認醫學治療和精神治療必須雙管齊下，  

其中一個無法取代另一個。  

  

        當釋迦牟尼佛發現人生終究會經歷老、病、死，就開始在精神方面尋求解脫，於是有了

「苦、集、滅、道」四聖諦的體悟。佛法教我們運用佛陀的開示及二千五百年來所演進出來

的各種法門，其目的就在於「去苦」。  

        雖然科學可以減緩老化、改善疾病、和延緩死期，但老、病、死仍然跟著我們 . . . . . .  

        我們無法停止處理這種難題，而答案就在深奧的佛法中。  

  

        我們正處在娑婆界，也處在涅槃界之中，其實所謂：「開悟前，劈柴挑水；開悟後，劈

材挑水。」煩惱即菩提，色即空，娑婆即涅槃。離開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痛苦世界，我們是無

法得到解脫的。大乘佛法並不教我們逃避這個世界，而是教我們轉化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個

教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科學醫學與佛教修行的關係。  

  

        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是在娑婆界和涅槃界做醫療工作。對大部分人來說，認為我們已經在

涅槃之中的想法，僅止於理論。  

        娑婆 /涅槃的難題，是了解科學醫學和佛法在治療上的角色關鍵。科學醫學屬於娑婆界，

常常能紓解痛苦，卻無法解除痛苦，科學尚未改變苦聖諦；生命絕非圓滿的，只要我們還在

眾生界，就多少會有苦。娑婆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去除痛苦。佛陀發現了這個真相，不但沒有

落入悲觀，還全心全力尋找消除苦的方法。  

        世俗的享樂生活和極端的苦行都同樣不圓滿。  

        當我們真正體悟到萬法的空性，從心裡改變時才能息滅苦。當我們在治療方面結合佛法

時，我們就是在涅槃中修行。我們在娑婆界也在涅槃界，我們必須以兩方面來進行：在娑婆

界用科學醫學，在涅槃界用精神治療。這問題實際上就是：佛教如何讓醫師更好和使病患快

樂些？  

        西方哲學家叔本華可能是第一位真正了解佛法的，他採用雙模型理論，主張「理」和「事」

是一體兩面，沒什麼不同。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佛教觀念：世俗諦即勝義諦，色即是空，輪

迴即涅槃，只有用雙模型理論才能完整解釋我們所在的世界。  

        科學上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光的波、粒子理論。另一個例子是

現代精神治療學，以行為科學和生化科學的理論來治療心理疾病。  

        用雙模型理論解釋，兩種模型都存在，不能被對方取代。這就是《心經》說的：「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我們想要了解「空」時，不能將「色」摒除，因為「空」離不開「色」。  



        同樣的，在醫學上，重病只靠科學的治療仍不足夠。因為我們不能用科學來解決所有的

苦，所以也需要精神治療。但只想用精神治療來取代科技醫療，也是錯誤的觀念。  

        我們目前的工作是尋找如何兩者兼用。承認我們是在娑婆世界，我們就要在物質層面上

運用科學醫學來治療。知道我們也是在涅槃界，我們就要嘗試幫助別人去除痛苦。因為我們

是生存在這兩個世界中，我們的治療必須運用這兩種模式。   

  

        科學解決人類的苦了嗎？  

        現代文化否認苦，面對苦時，愈來愈多人假裝苦不存在；基督教認為苦是由惡魔造成的；

佛教認為苦是存在界的基本困境，痛苦並不是出於精神異常或霉運，而是與生俱來的，這種

看法和醫學治療不謀而合，因為醫學也是旨在減低痛苦的人類智慧。  

  

        科學真的讓生活減少困難嗎？答案是現在的生活比起過去沒那麼困難，但是困難仍然存

在。我們有強力的醫療可以止痛，但即使運用適當，所有的人都時常經歷到痛。我們有心理

學家解除心理上的苦，但還是不快樂。  

        所有的醫生都有這樣的經驗，自己很滿意能夠成功的治療疾病，倒是病患並不滿意這樣

的結果。試想一個女士的乳癌（可能）被治癒，但卻失去一個乳房和因化療而頭髮掉光。腫

瘤學家可能會很自豪，因為這種病過去是絕症，但是現在他或她卻可以治療這種病。但病患

不僅希望治癒，還希望身體就像她以前一模一樣。事實是我們治得好病，治不了苦。  

        佛教將欲望解釋為造成苦的原因。欲望以佛教來分析就是永遠都希望事情與原先的不同：

希望如意的事永遠持續下去和希望永遠不會遇到不如意的事。  

        對於佛教徒的治療者而言，大乘佛法提供一個清楚的答案：要培養自己的慈悲心和幫助

別人的大願。然而，要對別人的慈悲必須由我們內在做起，我們必須能面對自己的苦，才有

能力面對別人的苦。  

  

        對我一個醫生來說，佛教的中心就是四聖諦了。當我第一次讀到四聖諦時，我很驚訝佛

陀很老實地承認人生是苦的。他接著說明苦因，並向我們保證苦可以息滅及如何滅苦。他的

四種分析方法，經常被指出和醫學的模式相同。  

  

        第一個真理（苦），苦的存在就像醫學上的診斷。  

        第二個真理（集），苦是由於貪欲，就像醫學上的潛在原因。  

        第三個真理（滅），苦可以被克服，就像醫學上的病狀預斷。  

        第四個真理（道），行八正道就像醫學上的處方，對治療工作者來說，是最有用的指導。  

  

        釋迦牟尼佛早期對去除苦的處方是八正道。雖然這個系統是南傳佛教的一部分，在大乘

也適用。我將一路列舉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和如何應用在醫療上面。  

  

        正見：是指了解四聖諦和空。  



        輪迴裏的我們或病患永遠都不圓滿。我們真正了解人類不變的欲望，事情就會不同。那

我們對病患的不滿就不會覺得意外，不會因此而感到失望。我們了解後仍然要繼續幫助他們

就算不被感激。  

  

        正思惟：想法以佛法為基本原則：不自私、慈愛、非暴力。  

  

        正語：不要漠不關心地敘述病患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小心地解釋使他們仍能繼續有著

希望。醫生、護士或其他醫療人員所說的話是最有效的治療工具。就像充實外科手術或醫學

的知識，訓練說話也是一樣的重要。  

        我記得一個患多發硬化症的朋友，很感激她的醫生告訴她，她還是有機會活超過九十歲。

她知道她可能勝算不大，但她還是沒有放棄希望。假設她被以這種話告知：「你是有可能活

過九十歲，機率不大，別指望了！」講一樣的內容但不同的表達方式，對她的人生所造成的

影響大不相同。  

        正業：指行為合乎道德和遵守戒律。  

        我們要做的醫療行為，像是手術或是用強效的藥，也可能反而會造成傷害。我們必須盡

可能的充實最好的科技知識。沒有這樣做，我們的慈悲心不是真的。有一句諺語：「即使是

市場裏的攤販都可以傳教。」還有很多的病例圖表和醫學期刊要做。  

  

        正命：醫療工作當然是正當的工作，但要小心不要變成剝削的行為。如果我們沒有用慈悲

來從事醫療工作，那就不是正命。在美國流行將一些問題歸咎於食物過敏，食物過敏事實上

不存在。這些醫生真的讓他的病患吃複雜和不必要的飲食。這樣做就不是正命。  

  

        正精進：是指竭盡心力達到開悟，在醫療上就是對困難的個案也要盡全力。適當的醫療有

時候需要最大的努力。  

        不久前，有一個病人在幾年前做過甲狀腺活組織檢驗。雖然報告上說它是良性的，但字

裡行間的措辭讓我懷疑起來。費了好大的勁才拿到原來的切片再重驗，全是因為懷疑的關係。

不過我很高興我這樣做，因為這個病患得了甲狀腺癌，幸好及時發現才保住性命。  

  

        正念：就是自覺。正念可以透過毗婆舍那禪的訓練。在醫療上是指意識到我們的治療行為

怎麼樣影響患者。學著在幫病患做檢驗的時候要溫柔，我們可以感覺到病患對我們的接觸的

反應，所以要溫柔避免傷害他，就是一種正念。  

  

        正定：這原指禪定中的定，但在醫療工作中還是需要足夠的定力，才能完成治療病人的

工作。  

  

        打坐可以幫助我們發展這種定力。即使自己的心不定得像猴子一般，就像我所做的，我

們一發現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就立刻再回到應該專注的問題上。  

  



        我們要學習如何運用慈悲幫助他人。有效地運用慈悲包含了接觸各式各樣的人的善巧，就

是佛教中的「方便」法門，歷史上記載的佛陀最卓越的地方，就是能根據眾生不同的根器，

善巧地運用各種適合的法門幫助他們。  

  

        以下有兩種方式可以發展方便法。  

        第一個就是很細心的傾聽病人說的話，這是說的容易做起來難。  

        另一個就是透過打坐培養對自我的了解。  

        打坐經常被誤認為一種放鬆的技巧，但任何一位禪修行者都知道，其實打坐有時決不是

放鬆而已。打坐的另一個角色是藉著體驗來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痛苦。佛教的倫理起源於體

認到眾生受的苦和我們一樣。當我們知道受苦是什麼滋味，我們就不希望帶給別人痛苦。  

        方便法是醫學的主要目標，只是在各種的壓力下工作過度、惱怒病人不停的要求、機構

的規定、醫療操作的規格化等，而經常被遺忘。  

        佛教提醒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治病而已，還要盡可能人道地處理減少他人的痛苦。佛陀先

尋找自己痛苦的答案，才知道要如何幫助他人，我們也應該從相同的地方開始。  

        如果我們繼續在菩提道上走，會發現解除自己的苦和幫助別人，不像假設的是分開的兩

回事。這無非是菩薩的理想，當人越接近覺悟，目標就會朝向幫助別人。  

  

【我為什麼皈依呢？】  

  

        早期我對純科學研究較有興趣。當我從事醫療工作越久，我的興趣縮小到那些可以實際幫

助病患的東西。我的專科是醫治女性荷爾蒙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很少會致死，卻會讓女性活

得很痛苦，適當的治療就好像重生一般。  

        情緒的起伏是女性的通病，往往會損害她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和威脅到她全部的生活。生

理上的變化像掉頭髮，都會嚴重影響自尊。  

        當我在三十多年前接觸佛教，佛教完全符合醫學，因為釋迦牟尼佛所重視的很實際。雖

然他和後代的傳人都教授很深的哲學，「法」的目標仍在解除痛苦。  

        我有一個私人圖書館，收藏佛書超過兩千多冊，我一有時間就研究佛書。   

        我已經每天打坐將近十七年，在家裏、日本、泰國、斯里蘭卡、即使在印度釋迦牟尼 佛

成佛的菩提樹下，當打坐時，我沒有想要成佛的概念。不過，我的確學到一些東西，所學的

就在這篇論文中。  

 


